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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往事
南京路上一枝花

上一次去南京东路上的华联商厦，已是十五

年前了，那时已不是我认得的华联。说起来，我

跟华联还是有过一点渊源的。记忆中最早的华

联不是十五年前的精品专卖、门可罗雀的样子，

而是无论毛衣还是裤子都上上下下、挤挤挨挨地

挂着、排着。回头想想，陈列得土气，不过南京路

是寸土寸金的，不知有多少厂家想挤进来，不这

么挂不行啊。当时的华联配得上一个词，“有活

力”。华联当时的活力好比暴发户的新房子，日

子旺，挡都挡不住。

我第一次去华联是陪我的大学同学小倪。

1989年，突然流行牛仔服。华联牛仔柜台挤满

人，“拨我一件！”，“此地，此地，拨我,拨我……”

大家乱叫，乱抢。能抢到一件，不及细看，就掏腰

包。营业员笃悠悠地笑：“阿拉是石狮呃噢，勿会

有问题呃，侬放心。”她一口上海软语，想必是上

海人，却说我们是石狮的哦——她服务的厂家在

福建石狮吧。八十年代末的上海，粤语和闽南话

流行的上海，上海人也羡慕早一步开放的南方。

我和小倪挤出重围，她第二天就美滋滋地

穿上了那件蓝中透白的粗布牛仔，宽宽大大。我

看不出有多好看，还花掉两百多块——还是一

百多？反正相对当时的工资而言，是一个天文

数字。

隔了没几年，我和新上司马头一起到华联隔

壁七重天大楼里新成立的东方电视台办事情，那

时，我们在西郊的国贸大厦办公。国贸大厦俗称

玻璃房子，这样的大楼当时没有几幢，亮闪闪的，

摩登是摩登，但距离市区还是远。我们单位里只

有七八个人，一辆车，要办一点事就一起乘车往

市中心跑，从南京西路的上海电视台逛到南京东

路“七重天”的东方电视台，一路杏花村。

这是蛮费时间但也蛮舒服的差事。七重天

旁边就是“我的华联，我的家”。正事还没有办，

马头领着我们几个小的先一脚踏进了华联。一楼

有化妆品、沙发、床上用品、灯具等。马头不走大

门，晓得从边门进，好比演职人员走剧场后台。七

绕八绕，看见一个窄窄长长的房间。里头的经理

姓蔡。四方脸，嗓音洪亮。“马儿——头……”蔡经

理用京剧调门唱了起来。马头一去，办公室里坐

着的七八个人都活跃起来。

接着到二楼，童装部经理，也姓蔡。过去唱

越剧，眼睛大，皮肤白，人很爽朗。叫着：“马头，

勿要跑了，就吃中饭了。”马头嘴里不拒绝，腿脚

已经朝外走了。蔡经理的副手使劲把马头拖

住。蔡经理说：“算了，让伊跑伐，马头帮我交情

好，我有数呃。不过，马头认得呃人太多，来阿拉

华联走一圈，没一天，跑勿出去。顶要好的还是

李丽花。”副手也就不再勉强。

我们几个拎包的，跟着马头，又一阵转悠，

来到三楼一片蓝色地带。哎哟，卖牛仔的地

方，这里，我来过的！牛仔柜台夹缝间，原来也

是有通道的，是另一处后台，也是窄窄的、长长

的、暗暗的，却没像别处那样开灯，深处有一个

人的影子。

“今朝哪能有空过来?”暗影发了话，粗粗的

烟酒嗓子，却还是女人的声音。这人也不像其他

人那样起身招呼。倒是马头径直走过去，拖了张

椅子坐在她旁边，对着站立的我们说，“格是阿拉

公司呃小王、小陈、小周。”“哪能全是小姑娘啦。

全蛮漂亮嘛，请坐请坐。”

原来她就是李丽花。

也没多少话说。但马头看上去放松得很，好

比在自家沙发里陷着，大脑似乎真空，有着真空

的舒服。

过了一歇，李丽花抬一抬手腕，“辰光阿差勿

多了，阿拉到隔壁，新雅，哪能？”

“随便侬。”

“等一歇，我先寻个人来。”

她到柜台上去，拖来一个广东男人，用普通

话说，“阿洪呵，这是马头，大上海这个圈子里没

人不认得他的。”

一行人就到了食品一店对面，新雅粤菜馆二

楼一间小包房。李丽花又用普通话说，“阿洪，你

说怎么样，你点还是我点？”阿洪说，“李大姐，你

熟悉，你做主。”李丽花也不看菜单，一口报出来：

半斤基围虾，一盘盐焗鸡，一盘蛤蜊炖鸡蛋，一盘

海瓜子，一份大肠豆腐煲。炒盘菜心。要上班

额，菜上快点，老酒吃勿来了，泡壶茶。小姑娘，

要啥？可乐还是橙汁，要吃啥，勿要客气，自家

讲。当然，连我这笨人也看出来了，阿洪就是买

单的。

我开始在光线底下定神看看还没看清过的

李丽花：长发波浪，脸盘大些，眉眼算不上清秀，

但五官端正、耐看，可惜赶了趟不成功的时髦，纹

了条眼线，就有一条蓝殷殷的线在本来好端端的

眼睛那里。她穿的衣服没有色彩。奇怪，几乎是

六十年代的蓝褂子，是工作服吧——在她那间窄

小昏暗的办公室，鲜亮衣服怕是也穿不出。不过

后来，在其他非工作场合我也见到过李丽花，衣

服似乎也没什么颜色，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没有

颜色和图案。当然，记忆是靠不住的，也可能她

的其他方面更引我注意，我看得眼花缭乱，顾不

上看她的衣着。

在新雅的那次饭桌上，我说起不久前亲历的

牛仔盛况。李丽花点头：“哎呀，马头，侬讲是格

呃道理伐。侬晓得呃，当初阿拉格种人分到商

场，勿比分到工厂、国营单位好学技术，阿拉大集

体，多少被人家看勿起，也是风水轮流转，阿拉华

联也有今朝！”

以后我们几乎三天两头进城办事，总要到华

联。去了就吃饭。单位本来包员工盒饭，李丽花

莫名其妙地帮我们省掉不少。

李丽花喜欢说一个词“搞得定”，就是办得

成事。

我当时是出大学门不久的沪漂，没几件衣

服，自己木知木觉还不以为然。有一天，李丽花

说：“小王，侬帮阿洪到柜台高头去，挑件牛仔

衣。”我很尴尬，李丽花说：“勿要勿好意思。”

过了一阵，我自己在华联买了一条裤子。有

一天李丽花突然定住了，盯着我的腿看，终于大

笑起来：“格是侬买的呀？小姑娘真老实。格伐

来塞，伐来塞。”她操起电话。一个胖胖的中年汉

子匆匆进来了。“哎，过来过来，大方，侬看看，人

家小王认得侬阿有一枪了伐，侬好意思伐，叫人

家买 呃裤子。”大方颠颠地跑出去，不到一分钟

回来了，手上多了条簇新的牛仔裤，拿给我的。

他眼尖，看看就晓得，大概我的尺码是多少。

李丽花帮我，似乎随手就帮掉了，我则没一

点可回报她的。

饭就是这么隔三差五地吃下去，似乎这筵席

永远不会散。

忽然，有好多日没见到李丽花。听童装部

蔡经理说，李丽花的父亲去世了。马头和我们

听到这消息已是事后多日。马头很生气，脸色

难看，觉得太坍台了，还是好朋友呢，竟不知

道！好不容易打通李丽花的电话：“哎哟，哪能

搞呃，介大呃事体，勿帮阿拉讲。要补呃，要补

呃。”意思是补送一笔钱。李说：“神经病，阿拉

爷是阿拉爷，我是我，有啥好讲的。绝对勿好

补，丧事哪能好补啦，勿要触我霉头。”弄得大家

也就不好凑份子。

突然就有一日，胖胖的大方“进去”了，被公

安局盘问了。放出来的大方，一张胖脸气得鼓鼓

的，说，“没就是没。”原来有人怀疑大方给李丽花

好处费。李丽花生气了：“册那，我晓得就是高头

伊格女人看勿惯我，拨我药吃，肯定是伊。啥好

处费啦，马头，侬讲气人伐，讲穿了，一道吃饭有

呃，拿两条牛仔送人有呃，还勿是朋友一道，好白

相嘛。”马头说：“哎呀，李丽花，侬要注意帮领导

呃关系，侬太直了，嘴巴快点闭牢。”马头指指李

丽花背后，那是一条薄薄的板壁，她有时要和其

他同事说话，敲敲板壁就能得到回应的呢。

李丽花大约有些罢工的意思，办公桌上多了

一只热水瓶，倒出来，是温过的黄酒。我们看了

忍不住发笑。她倒板起面孔、一本正经：“阿拉吃

茶，吃茶，茶总归好吃格伐。”

有一天，马头说：“昨晚陪李丽花在伊办公室

谈到很晚，伊勿开心，吃得死醉。阿拉陪伊讲讲

闲话。”我们几个小跟班唯唯诺诺。马头这个人，

叫我说，几乎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来。发指示也

简简单单。宴请客户，只说：“哎，吃呀，吃呀，肚

皮总归要吃饱。”和那几个经理见面，是热情高涨

地坐在一起的，真要说话，说不了几句。平时一

旦有麻烦事，眉头先皱起来，缩着袖子管要远离

尴尬现场。比如就有一次，临走跟门口的会计乐

老师说：“哎唷，勿得了，侬快点去看看，小陈哪能

哭出来了?”哪里是哭了，小陈打了个哈欠，眉头

犯红，眼角带出几粒水珠子而已。这样的马头，

他会交心，会讲闲话？

不过马头和李丽花关系好，就连马太太也是

完全掌握情况的，马太太说：“阿拉马头到李丽花

那里，我顶顶放心。”大约，李丽花和马头，有哥们

的感觉，也有兄妹的友谊。偏有个男人脑子拎不

清，又或许怨恨自己竟没这样的铁交情，一次酒

喝多了几口，当众问道：“李丽花，我今朝倒要问

问侬，侬帮马头到底啥关系？”我滴个神哪，餐馆

包房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尴尬得真不想呆

在那里。“啥关系，男女关系！”李丽花的声音好比

机关枪，又准又狠，打得一屋子的记者、经理、广

告业务员顿时爆笑起来。

大约没有人不觉得李丽花聪明。她的业务

才华我弄不懂，单想一想，就觉得她一定很能

干。第一批做牛仔或服装生意的人各有能耐也

各有脾气，山上下来的都不在少数，是一帮不吃

素的。要把这一群猴子大王拢住、一道做生意，

不可能简单。何况这帮人都叫她阿姐，都要竖大

拇指，称：“伊是模子。”虽说话粗，确是心悦诚服

地夸她做事痛快、够朋友。

我弄得最明白也最服帖的是李丽花唱卡拉

OK，那真是没有她不会的。粤语歌、闽南歌也张

口就来。她喜欢唱《爱拼才会赢》，也喜欢唱《萍

聚》。谈不上多少韵味，但决不会出错、走调。就

那么个烟酒嗓子，居然高音也爬得了，中低音呢，

拿她自己的话说：“人家讲我像徐小凤的。”她这

么说着，微笑很甜。

有一天我们刚上班，小陈捧了份报纸神秘兮

兮地跑到马头那里，“马头，快点看。”一条上海名

记者写的特写。“看这里，这里。”小陈紧张地说。

众人凑过脸去看：话说名记因工作原因走进一家

餐厅，隔壁包房门半开着，只见一个中性装束女

人，大脸盘、烟酒嗓，高声说话,几个男人众星捧

月。名记眉头一皱:什么人，如此招摇？同行者

说:你竟有所不知，那是某商场牛仔部的，南京路

上顶有名气。

马头眉头一皱：“报纸给我。”他把报纸挟在

胳膊底下，就往电梯走。走到一半，勒马回头。

打了只电话给李丽花:“侬还是到阿拉这里来，讲

闲话便当点。”

李丽花来了，捧着那份大特写，慢慢看过一

遍。完全没有如我想象的破口大骂。她平静地

抬头，目光茫然：“给我看这个做啥，哦，以为写的

是我啊，肯定勿是呀。伊写礼拜二夜里陕西路鹭

鹭饭店，马头侬忘记啦，阿拉一帮子人勿是在乍

浦路东方酒楼的。勿是我。格记者啥人啦，哎

唷，根本不认得，我不认得伊，伊写我做啥啦。我

晓得了，他写精英百货，那边做牛仔的也是个女

的。”李丽花开开心心，这真是最好的结果。除了

她自己，其他人多少觉得很像是写了她，不过也

都心照不宣地把这事按下不提。

我们都喜欢李丽花。要我说，如果名记知道

李丽花不只是负责牛仔的职员，而是商厦的高

阶主管，还会这么下笔吗。至于外形，李丽花如

果重新设计形象，头发不要爆炸，衣服不要深蓝，

说话轻点……就蛮不错，但那也就不是李丽花了

——那个爽朗痛快、似乎不男不女、却为男女都

喜欢的李丽花。

李丽花爽朗，嘴巴自然也快。我们单位有个

姑娘二十有三，和同事搞对象，对着对着就要结

婚了。马头自然到处宣扬，仿佛嫁女儿娶媳妇。

李丽花说：“马头，伐来塞伐来塞呃，一对小人，啥

也不懂，结婚，勿是热昏吗？”“哎哟，李丽花，侬哪

能乱讲八讲。”“哪能是乱讲啦，马头，你说我们四

十多岁了也搞不清结婚的事体，伊拉两个小人，

介早结婚，勿是寻死吗!”

话是这么说，眼看一对年轻人忙婚礼忙得昏

天瞎地、招架不住。突然另一个朋友主动提出要

帮他们买家具、订酒水：“李丽花来了电话的，讲

人家平日帮侬关系好，口口声声叫侬老师，结婚

介大的事体，侬这老师哪能不帮忙的？”那被称作

老师的，生意场上路道宽，就帮年轻人从家具到

酒水，一路打折。

婚礼后半年，金童玉女就分居，很快离掉

了。应了李丽花的话:小人，结什么婚。

我出国留学前最后一次看见李丽花是在老

城隍庙。她终究被挤出华联，受朋友邀请到豫园

商场做服装。还是老规矩，中午要吃饭，这回，吃

的就有正宗小笼包。虽说老庙有黄金，李丽花有

卧薪尝胆、重作事业的雄心，城隍庙到底没有南

京路的好市口。以前市百一店财务总监就跟我

说过:“南京路是啥地方啦，垃圾都能卖出去。”所

以，城隍庙和南京路，哪里好比。“马头，你们帮忙

策划策划。”——叫我们去，是看能不能帮着做做

广告。

广告策划还没什么眉目，我就去了日本，离

开了那偶然撞入的圈子。

偶尔回沪，和马头等一帮旧上司、老同事见

面，见面不吃饭不行，吃罢中午饭，马头还是客

气，说：“怎么样，晚上一起去一个场子转转。李

丽花晚上也在的。”因为种种缘故，那一晚我没去

成。然而听见了李丽花的名字，我暗自高兴。看

来，她心情还好，她还在江湖上。

——可那也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如今，听说

华联已不存在了。而我衷心地祝福李丽花，想念

这南京路上的一枝花。

上海先生陈久
又想起上海滩的这个人来。

认识陈久，是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上海

工作，我的顶头上司曾是他的上司，而我和他有

业务上的往来。

据说，陈久算是妻管严。他太太听说有免疫

问题，因此不曾生育。

我认识陈久时，他大约四十出头，样子清爽、

挺刮，说话做事会看苗头、读空气，好像一段宽广

的音域，从二十岁到六七十岁，那男男女女，只要

陈久愿意，随便是谁，都可以谈得拢、烫得匀。

据说二十啷当的陈久谈过一个对象。那时

的人，谈得差不多就是要顺理成章地结婚的。陈

久谈了一个，结婚对象是另一个，这半路上杀出

的女程咬金来了一场“掠夺婚”。哪想得到，刚结

婚，女程咬金就抱恙了。原先的对象是陈久的同

事，四十五岁的她看起来三十五，大眼睛忽闪忽

闪地对我说，“阿拉儿子读高中了。”我听人说到

陈久和她的旧事，不由得想，倘若陈久娶的是这

大眼睛，那个读高中的儿子也可能就是陈久的

了。又或许当年败下阵去的女人偶尔暗暗地说：

“后悔死你，后悔死你，后悔死你！”——这样两个

人，成年累月地在同一间大办公室里，抬头不见

低头见，换了别人也许老早要调工作。陈久和大

眼睛看起来都若无其事，像是习惯成自然了，又

像是无所谓。可能比起男欢女爱，工作待遇好才

顶顶要紧吧。

陈久长得像电视剧《上海人在东京》的主演

陈道明。这出剧播出时，《上海电视》杂志封面

上是男主角的大头照。“哎哟，勿得了，活脱是阿

拉陈久在上头呀。”同事们手里拿着杂志，不由

得回头看看陈久。“侬勿要讲，还真是像！”众人

叽叽喳喳，以为陈久好歹会说声“哪里哪里”。

陈久却是冷面孔，同事等了半天才听他不紧不

慢地从鼻孔里哼出一句:“倷吾帮伊比（你们拿

我和他比）!”被他这么一说，众人觉得也有理：陈

道明呢，是很帅，不过跟上海先生陈久相比，总

说不清哪里土气了一点。此外，陈久没那么黑，

也没那么忧郁呀。

陈久至少是面子上看不出忧郁的，他也顶要

面子。从前的同事从美国回来探亲，感冒发烧去

了华山医院。感冒一好，我们领导就请她聚餐，

顺便把旧同事新同事一道拉过去。旅美华人说，

“哎哟，你们这里的医院怎么这样！”所谓“这样”，

是说华山医院做尿检之类很麻烦。要走到街边

公厕，再捧着收集好的尿液抖抖霍霍地走，不停

地喊:“当心，让一让，让一让。”不过她是上海土

生土长，快四十岁才去美国的。在那边一家赌场

谋得发牌的职位，有一个比她年轻不少的男友。

她说那边好，“就算是在赌场发牌，小费也很多，

我年纪大了，那些小年轻只要读了文凭出来，个

个都有好前途。”

虽然也是实话，不过她那一句“你们这里”把

在座的热情都打瘪了。我们领导几分钟前刚说

了一句“来来来，放开肚皮吃，你在那边哪里有这

些吃呢”，一面把黄泥螺等等上海小菜点了一台

子。这种情形，人一般会说一句，“到底还是家乡

好。”她说的却是“你们这里”！这位女士和我们

领导熟得很，私下说说，想来怎么都没问题，当着

众人的面，领导脸上挂不住。

大家正尴尬时，陈久冷着脸开了口，“侬会

发牌啊，好啊，侬看阿拉，不会发牌。前年许大

头和我去拉斯维加斯，大赌一把，大头运道好、

还赢了。好白相呀。阿拉这帮人就图好白相、

适意，现在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房子有，车子

也有，天天有吃有喝，大家开心。”“来来来，大家

开心——”领导接上话茬，众人又乐呵呵动起筷

子。陈久就是贴心小枕头，往哪里都好垫一垫，

都妥帖。

再说1996年的陈久确实有房子，单位新分

的，装了新式电磁灶，手一摸，就来电。热水器、

空调、电话之类当时算高级的东西都有。车子也

有，一辆桑塔纳。他有了车，除了扎台型，也是图

便利。那时，圈子里的人几乎天天晚上约饭局，

呼朋唤友的。我有时一下班就赶紧往家里溜，半

路上也还有左一只、右一只电话来催，何况陈久

这样的讨喜宝呢：“阿拉等侬呀，哎呀，侬勿来，阿

拉哪能好开心呢。”

陈久总要到场的。他不是肌肉型壮男，也许

这也是男的女的都喜欢他在场的原因之一。无

论和东北人吃宵夜，还是和香港客喝早茶，他就

是个正宗上海货，让人看着明白，心里长见识：这

就是上海，到底是在上海！主人底气足，客人也

着实满意。即便陈久不说话，问题也不大，等于

一个不张扬又拿魂的道具，比那还在限购的砖头

般的摩托罗拉大哥大更好。我的领导谈大事小

事，就喜欢把陈久也带着。陈久早晨把桑塔纳从

家所在的延长路开到工作单位所在的南京西路，

晚上回家还得从南西开回延长路。新出炉的司

机陈久只会这一条道的开法。朋友请他，就必须

以南京西路的单位为原点接他送他。也难怪，那

时上海的道路管理规则刚刚复杂起来，一会儿单

周这里可通行，一会儿又改双周，单行道也是新

生事物，适应起来不容易。

我留学日本第一年回国探亲时和上海同事

见了面，陈久也在座。我对自己一年多没喝可乐

的日子也不讳言，真的，整整一年，都是自己烧水

煮茶，可乐的滋味都忘记了。陈久很同情，“吃苦

了，”他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加油加

油。”他随即模仿了一段日本人说话，其实是长啸

了几声，根本不是日语，但就有说不出的像，大家

笑得揉肚子。

关于陈久，似乎他是复员军人，退役前在部

队当财务。哥哥曾是驻外大使。又听说他父母

把郭沫若书法直接糊在板壁上，“那时郭沫若的

字也容易到手，没当回事。”这些也不是陈久自己

说的，是我的领导多嘴。说起这些，也在场的陈

久并不反驳，冷着面孔，低低地说，“哎唷，马头，

谢谢侬，不要再讲了好伐。”旧事不足挂齿的意

思，陈久这么说出来却好像一个男人公开撒娇。

大家就笑。看得出，陈久虽说冷着脸，心里总还

欢喜。

偶尔也有陈久赶别的场子，不跟我们吃饭

的。酒桌上少了他，大家自然议论起来：“侬不

要讲，陈久还是勿错呃，到底没帮老婆离婚。”众

人点头称是。还是很不错的！陈久自己也夸过

太太的，“阿拉勿养小人，伊倷吾呃金鱼养得老

好呃。”

虽说不离婚，陈久有不少要好的女性朋友。

最好的朋友要数“雪碧桶”，这当然是诨名，还是

陈久自己叫开的:夏天里几乎不见这女孩吃什

么，尽喝雪碧，一杯接一杯。

有一次陈久的太太过生日。陈久说，有应酬

实在走不开啊。太太并不啰嗦，约了母亲，预定

了饭店，自己过生日。晚上，陈久和一个女性好

友走进市中心一家人气饭店。刚刚坐定，慌得立

起来，隔壁桌上两双眼睛盯牢了他，是太太和岳

母的眼睛。这故事传来传去，也不晓得是真的还

是同事编派的，更不晓得陈久是和哪个女友去

的，多数版本说，就是那只“雪碧桶”。

“雪碧桶”还小，二十出头，漂亮又时髦，在陈

久的单位，我远远地见过一次。“老实讲，伊对我

勿错呃。”陈久常这么讲。“雪碧桶”很快去了美

国。又一年，陈久和某领导同游美国，刚下飞机，

就有女郎扑上来一个拥抱，把领导吓一跳，说陈

久果然名不虚传，在美国都有“孽债”。后来圈子

里人都说，你看，某领导官大，但没有陈久的台型

大，到底也没有谁在美国给领导一个拥抱的。这

么说时，陈久也是很受用，而且，这个热烈拥抱的

故事确实是某领导自己说出来的，几分艳羡，几

分欣赏。大家推想，那女郎应该就是“雪碧桶”

了，陈久也不说破。

陈久对我一向挺客气，但他知道，我们不是

一路人。每次到他那里办事情，他都周到得很，

但我们不会多说一句闲话。何况他的办公室座

位背后的墙上贴了张横幅，“男生谢绝敬烟，女生

谢绝发嗲”。我不是男生，敬烟不会，也不是会发

嗲的女生，我去找他，只是带了上司马头的尚方

宝剑，陈久不得不办。我和陈久之间，友谊没有

建立，互相讨厌也完全谈不上，好比夹生饭，看看

蛮熟，总还是生的。

有一年夏天，大家都在一个度假村开会。主

办方开洋荤赶时髦，新式度假村里其实什么都没

有。晚上，除了在簇新的宾馆客房里看电视、孵

冷气，无趣得很。第二天，我的领导马头来了，当

然陈久也坐在一起说话。我随口道，这里真闷，

陈久也说，真闷。马头说，那你们两个怎么不一

起找点事白相白相?陈久说，我哪能敢寻伊白

相。倒也是，我对陈久毫无坏感，没有做过对他

不好的事，他也没做过对我不好的事，居然就是

连同事般的温暖也没建立起来。

想起来了，陈久其实还是表达过对我的“不

满”的。有一次，他在我们单位里，突然跑到我跟

前说，“王小姐，梳子有吗，借我用一下。”“哦，梳

子呀。”我庆幸那天我的包里碰巧有一把折叠式

小梳子。陈久一看，眉头一皱，“这么小,还是硬

的。”隔壁办公室的姑娘奉献出一把，陈久特意

拿过来：“你看，王小姐，梳子是要这样的，小姑娘

包里总是要有一把的。”我瞥了一眼，哦，就是那

种刚流行的气垫梳。“我家里有。”我说。我家里

真是有的。“家里有没用场的。”直到今天，那场景

还是历历在目，让我忍不住大笑。当时我就大笑

起来，陈久很认真，“王小姐，格不是笑呃事体。”

他说。

到如今，我也早就不是小姑娘了。我的包里，

还是没有放梳子镜子的习惯。不过在回忆中，

我觉得陈久的话很亲切——他是没有坏意的。

后来几次回沪，见到的同事越来越少，没碰

到陈久在座。那些当年每晚上一起窜场子的人，

似乎一下子老了。没有人提到陈久。

十年，又十年，七十上下的陈久会是什么

样呢，想来一定也很好，只是不能称为小生

了。陈久如果不是小生模样，总有些不大像记

忆里的陈久呢。不见也是好的。但无论如何，

我估计以前那帮熟人朋友都会同意，小生陈久

装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经历过的那个

梦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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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片“繁花”。

——题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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